
楔子 溫暖的安慰

大宅深處，十歲的傅時雨躲在牆角哭泣。

折騰了半年，疼愛他的娘親終究還是不敵病魔，永遠地離開了他。

「你是傅家的獨子，你要勇敢。」

「別哭，你娘會放不下，走不了。」

大人們這麼告訴他，期許他做一個勇敢的人，可他真沒辦法符合他們的期待，在

一夕之間變成大人。

「娘……娘……」他瑟縮著身子坐在角落裡，一邊掉著眼淚一邊喊娘。

突然他聽見腳步聲，急急抹去眼淚，收住泣聲。

「娘？娘？」一個稚嫩的聲音傳來。

傅時雨微微探出身子，朝著聲源看去，只見一個身著淡米色衫褲的女娃正在院子

裡亂竄，他沒見過她，心想應該是來弔唁的人帶來的孩子。

女娃瞥見坐在角落裡的他，愣了一下，她約莫三歲上下，手裡抓著一個布娃娃，

兩隻眼睛亮亮地盯著他。

「哥哥，我娘呢？」她問的同時已朝他跑了過來。

傅時雨用力抹去眼角的淚，不知怎地有點生氣，誰知道她娘去哪兒了，他娘也不

見了，而且是永遠不見了！

「不知道。」他沒好氣地說，好不容易找了個地方哭，這臭小鬼居然跑來打攪他，

「妳是誰家的小鬼？」

「哥哥哭了……」她眨了眨眼睛，邊說邊伸出肥肥短短的手指頭摸著他的臉。

傅時雨嚇了一跳，本能地往後縮，然後倏地站了起來，還沒開口說什麼，她竟牽

住了他的手。

「哥哥別哭，你娘也不見了嗎？」她朝他漾開一抹天真無邪卻又異常溫暖的笑，

「我們一起去找娘好嗎？」

聽到她這句話，傅時雨不由自主想起被病痛折騰到雙頰凹陷、面無血色，纖纖十

指成了雞爪般的娘親……

壓抑的悲傷及痛苦像是翻過堤岸的大浪般席捲而來，將傅時雨淹沒在痛苦的浪潮

之下，他瞬間痛哭失聲。「嗚哇——」

「哥哥不哭。」女娃緊緊捏著他的手，像個小大人似的哄著他、安慰著他。

「我娘不會回來了，她……她永遠都不會回來了……」他蹲了下來，掩臉悲泣著。

她輕輕拍撫著他的肩膀，小心翼翼地道：「哥哥你別哭，要不我娘當你娘好嗎？」

「不要。」傅時雨抬起淚濕的臉，「妳娘不是我娘。」

「我娘很好的！」她一臉認真。

「再好也不是我娘！」

她一臉苦惱，像是在思索著該如何給他一個娘，須臾眼睛一亮，把手裡的布娃娃

塞到他手裡。「哥哥，這個給你！」

傅時雨抓起來一看，那是個粗布縫的娃娃，眼睛還用了兩顆大小不一樣的木釦，

看起來有點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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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皺起眉頭，「我不要妳的布娃娃。」 
「哥哥想娘時就對著她說話，她名叫貝貝。」女娃認真地說。 
「我不要，妳拿……」 
「女兒！女兒！」一個女人的聲音傳來。 
「娘！」女娃興奮地叫喊著，然後朝著一名衣著樸素的女子跑去。 
「妳怎麼可以亂跑？這宅子這麼大，要是迷路了怎麼辦？」女子緊緊抱住她。 
「娘，有個哥哥在哭。」女娃說著，手往傅時雨躲藏的角落一指。 
傅時雨坐得更低了，並在心裡咒罵著那煩人的小鬼，默默想著別過來，不要過

來…… 
女子往女兒手指的方向望去，若有所思。 
「娘，我把貝貝送給哥哥了。」女娃天真地說。 
「是嗎？希望哥哥會喜歡。」女子低下頭，溫柔地笑視著她，「乖女兒，我們走

吧！」 
話落，她牽著女娃的手離開了。 
傅時雨確定她們已經走遠，這才從角落裡走了出來，緊緊捏著那隻名叫貝貝的布

娃娃，胸口一陣溫暖。 
第一章 夫妻不像夫妻 
「你滾！給我滾得遠遠的！我不想再看見你！」 
彷彿聽見了父親的怒吼，傅時雨自睡夢中醒來，他緩緩起身，看著眼前這間小小

的房間，無意識地抓了抓額頭。 
是的，他已經被父親趕出家門，帶著成親一年的妻子毛琮諼回到傅家位在銀泉山

腳下這又小又舊的祖厝。 
穿上鞋，他走出小房間，只見桌上擱著一碗涼了的粥，是毛琮諼給他留下的，而

她人早已不見蹤影。 
成親一年，他們唯一一次同時坐在床上便是大婚的那個晚上。 
他永遠忘不了她臉上那沒有半點期待，也沒有一絲嬌羞，彷彿誰都可以、人生再

無指望的表情。 
在那一瞬間他發現，她比自己更不想成這個親。 
於是在完成儀式且所有人都退出新房後，他抓著枕頭跟被子睡到外間去。 
接下來的一年像是培養出了默契，他不曾碰過她一根頭髮，她也不曾扯過他的袖

角，她不會留一盞燈火等候夜歸的他，他也不曾因為她而歸心似箭。 
他不止一次尋思著該如何放她走，然而即使是和離，對女子的傷害及損失還是極

大，本想著今次鬧出這麼大的事來，或許能給她一個自由的機會，沒想到她卻毫

無異議地跟著他一起離開傅府。 
不過她娘家就在隔壁，也許比起待在傅府，她更樂於搬進傅家祖厝以便親近娘家

人。 
喝完粥，傅時雨稍事洗漱便更衣出門，前往位於水豐大街的盈穀行。 
父親不准他回家，可沒說連盈穀行的大門都不得踏入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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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兒有個人肯定會張開雙臂歡喜迎接他，那個人便是跟他一起長大的表弟姜海豐。 
茶室裡，傅時雨喝著新茶，佐著至味軒的芙蓉酥，一臉滿足。 
姜海豐蹙起眉頭，「我娘這幾天吃不好睡不下，只要說到你便是一頓哭，可我看

你倒是無憂無慮。」 
提及姑母傅君琦，傅時雨眼底流露出歉疚及不捨。 
姑母是他父親傅君燁的胞妹，也是在他母親過世後竭盡心力照顧他的人，姑母憐

他失恃，對他十分寵愛，每當他遭到父親責罰，姑母總是擋在中間護著。 
「你跟姑母說我極好，請她不要擔心。」 
「極好？」姜海豐嗤笑一記，「剛才你還說自己早上只喝了一碗涼粥呢！」 
「這事你可別跟她說。」傅時雨慎重其事地叮囑。 
「我知道，話說回來……」姜海豐眉心一擰，「我聽說娘偷偷塞了五十兩給你，

應該能頂上一些時日，怎麼你只能喝涼粥？」 
「那些錢都沒了。」傅時雨聳聳肩。 
聞言，姜海豐一臉詫異，「都沒了？你該不是去賭了？」 
「就……算了。」傅時雨覺得沒必要再提，「總之就是沒了。」 
看著一派輕鬆，彷彿天塌了都沒什麼好擔心的表哥，姜海豐語帶試探地問：「今

後你有什麼打算？我看舅父這回是生大氣了。」 
傅時雨咧嘴一笑，「事情總會變好的。」 
看他不僅未愁雲慘霧，還一副未來可期的模樣，姜海豐神情慢慢輕鬆，「舅父是

刀子嘴豆腐心，等風頭過了，他便會讓你回家了。」 
傅時雨不置可否，「我爹對我是刀子嘴，豆腐心都給別人了。」 
這點姜海豐倒是無法否認。 
傅家自傅老太爺發家，本是間小規模的糧店，卻因為懂得開創及守成，逐步統整

各地零散的田地以及荒廢的莊子，慢慢壯大成買賣米糧的大商戶。 
極有生意頭腦的傅君燁自父親手中接下盈穀行後，將傅家的生意發揚光大，如今

盈穀行在幾處米鄉皆擁有分行，放租的良田萬畝，負責管理佃務的莊子亦有十來

座。 
他將妹妹傅君琦許佩給自己的心腹姜子文，並盡心盡力栽培兩個外甥，毫無私心

及分別心。 
姜海豐十歲時，姜子文在巡視莊子的途中遭遇流匪劫掠而喪命，原本就對他們兄

弟倆十分照拂的傅君燁更是將他們視如己出，明明是三個人一起幹的壞事，他總

是嚴厲地責罰傅時雨，卻對兩個外甥輕輕放下。 
不僅如此，傅君燁對於栽培兄弟倆不遺餘力，也毫無私心地對他們委以重任，更

不吝在外人面前盛讚兩人。 
「愛之深責之切，舅父也是為了你好。」姜海豐嘆了口氣，「你是舅父的獨子，

他能仰仗的終究是你。」 
「傅家有你跟海林表哥在，我爹何須煩憂？」 
他爹一心想將盈穀行交到他及姜氏兄弟手上，可他卻對單調刻板的糧秣買賣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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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比起一成不變卻穩定的行當，他更喜歡充滿創意及新造的事情。 
這些年來他到處學習與商道全然無關的事物，並結識各行各業的人，從來就沒打

算按著父親的安排過日子。 
一直如此自我又不羈的他，唯一對父親屈從的便是他的終身大事。 
「總之這回的事挺大，我爹沒那麼容易消氣，更別說是饒過我了。」傅時雨還是

那副渾然不在意的模樣。 
提及此事，姜海豐一副欲言又止的表情，「據說劉管事的女兒確實有著姣美姿容，

可你怎會那麼糊塗？」 
傅時雨眼底閃過一抹稍縱即逝的冷肅後，又是若無其事、一派輕鬆的表情。 
兩個月前，他在表哥姜海林的勸說下隨其外出巡莊查帳，雖沒學到什麼，倒也沒

闖什麼禍。 
誰知半個月前，莊子管事劉典鬧到傅府來，說是傅時雨之前巡莊子時藉著酒意，

將他女兒拉進屋裡輕薄，這事還是女兒尋死覓活他才知曉。 
此事讓父親臉上無光，不只賠錢給劉典，還慎重向其致歉，他卻對劉典出言不遜，

父親忍無可忍，為了給劉典一個交代，也給他一個教訓，便毫不猶豫地將他逐出

家門。 
沉默了一會兒，傅時雨唇角微勾。「事情都過了，不提。」 
這事畢竟不光彩，姜海豐能理解他不想再提。「我看舅父也是為了安撫劉管事，

或許一兩個月後便會差人去將你及嫂子接回。對了，祖厝應該堪用吧？」 
傅時雨撇唇一笑，「是小了點舊了些，但遮風避雨不成問題。」 
「表嫂呢？她還好吧？」 
聞言，他腦海裡出現了毛琮諼的身影，回到祖厝後，她一聲不吭地與他分房，睡

在另一間更小的房間裡，即使祖厝那麼小，可他們卻幾乎碰不到面也說不上話。 
「你可得好好安撫她，發生這種事她心裡肯定不好受……」姜海豐說道。 
傅時雨不自覺地勾唇一笑，「你多慮了，她問都沒問過。」 
姜海豐一怔，表嫂嫁入傅家一年，一直是安靜懂事知進退的乖順媳婦，可即便如

此，心裡沒半點波瀾起伏也太不合常理了吧？ 
「也許她想問又不知如何開口，便故意冷著你，讓你主動跟她說？」他猜測著。 
不，傅時雨很清楚不是這樣，她是真的無所謂，也是真的不在乎。 
姜海豐沉吟須臾，正色道：「我知道這個親你結得心有不甘，可若表嫂不好，就

算是外祖父定下的，舅父也不會讓你履行婚約，如今發生這事，表嫂不僅沒跟你

鬧，還陪著你回到祖厝住下，可說是有情有義了。」 
「瞧你，什麼時候跟你表嫂這麼親了，淨說她的好話。」傅時雨促狹道。 
「我這是實話實說。」姜海豐是個單純又正直的人，沒什麼心眼，「表哥該不是

嫌棄表嫂的樣貌吧？」 
他會這麼問是因為他知道傅時雨經常跟朋友上綠綰院喝酒作樂，幾年前還為一名

舞妓贖了身。 
只是這舞妓在離開綠綰院後便銷聲匿跡，有人傳聞她跑了，也有人說傅時雨將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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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了起來，可這些事從來沒從傅時雨口中得到證實，誰都問不出個結果。 
傅時雨挑了挑眉，語帶認真地道：「你這話可真是太失禮了，你表嫂雖不是國色

天香，但好歹也算是清秀佳人吧？」 
姜海豐尷尬又歉疚地撓撓臉，「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說娶妻求賢，容貌並不重

要……」 
傅時雨嗤笑一聲，「越描越黑了。」 
姜海豐漲紅了臉，趕緊討饒，「你別捉弄我了。」 
傅時雨打小就喜歡鬧姜海豐，他性情爽朗可愛，常常說錯話做錯事，有趣得很，

不像他大哥姜海林，總是那麼沉穩完美，無懈可擊。 
「海豐，娶妻不只求賢，還得是心中所想、所愛，那才有意思。」 
姜海豐疑惑，「心中所想所愛？」 
「你可曾看過那種濃烈熾熱，即使有著重重難關，不被接受及祝福，也要賭上性

命拚一把的愛戀？」傅時雨淡淡一笑，「若沒有這樣的愛意，就算是生兒育女，

白頭至老，終究也只是有個人湊合著過日子罷了。」 
姜海豐一臉驚訝地看著他，「我真不知你是這樣浪漫的人。」 
傅時雨輕笑一聲，「你不知道的事可多著。」 
「我沒你那麼多心思，我相信舅父會幫我做最好的安排。」姜海豐一臉認真，「屋

子小，夫妻倆也靠得近些，你就趁這機會好好跟表嫂培養感情，要是她懷上孩子，

舅父肯定會立刻把你們接回家。」 
傅時雨撇唇一笑，沒有回應。 
 
 
毛家小宅子裡，毛琮諼正幫著母親周靜收拾桌面。 
毛家跟傅家曾是老鄰居，兩家的老太爺也是交心的拜把兄弟。 
當年傅老太爺創業時也不是一次就成功的，為了開糧行，他賣掉祖先留下的田地，

沒想到一開始並不順利還賠光了現銀，毛老太爺為了幫他，賣了自己的地把現銀

借給他周轉。 
傅老太爺事業有成後，欲買回毛家的地還給毛老太爺，不料地主卻坐地起價，傅

老太爺咬牙想買，毛老太爺卻勸阻了他，只拿回當初賣地的錢。 
傅家發達了，可毛家不曾想過攀附，反倒跟傅家保持了距離，即使後來毛老太爺

的獨子毛文清上京趕考卻音信全無，周靜一個女人家要照顧老小三口，也沒求過

傅家半點資助。 
當年周靜懷孕時，傅時雨已經六歲了，為了感謝毛老太爺，也為了維繫兩家的情

分，傅老太爺便與毛老太爺約定若周靜產下的是女兒，就與傅家長孫締結婚約。 
即使定了親，但那些年傅家越來越發達，早已高不可攀，毛家雖不富裕，日子過

得有些辛苦，卻不曾登門提起婚約之事。 
原想著這婚事大抵這麼擱著擱著就沒了，毛家也沒指望過，豈料一年前傅老太爺

身子不行了，這才成了這門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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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毛琮諼對這門親事並不期待，實在是傅時雨在外面那些事她聽得太多了。 
傅家家大業大，傅時雨又是獨苗兒，只要她嫁進傅家就有享用不盡的富貴榮華，

也能保娘家人衣食無缺，可她從來不是嫌貧愛富之人，她苦慣了、做慣了，不求

富貴只求真心。 
兩人若是有愛、若是同心，縱使粗茶淡飯也甘之如飴。 
不過婚姻之事本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她娘說兩家早有白紙黑字的婚契，若

不履行，日後到九泉之下無法向死去的祖父交代。 
為了讓娘安心踏實，她只能點頭答應，與傅時雨做一對湊合的夫妻。 
不，他們連湊合都稱不上，成親一年來，他們面對所有人時相敬如賓，私底下則

是相敬如「冰」。 
「不知道時雨回來了沒？」周靜問著，「諼兒，我留了一點飯菜，待會兒帶回去

給時雨吃吧。」 
「不用了。」她淡淡拒絕，「他今兒出門了，肯定吃飽喝足才回來。」 
這話雖然說得輕描淡寫，但周靜聽得出話裡有氣，她秀眉一蹙，嘆了一口氣，「時

雨本來是茶來伸手、飯來張口的大少爺，突然之間被逐出家門，心裡也不好受，

妳做為妻子可得擔待著。」 
「做了那種事，他自找的。」毛琮諼脫口而出。 
周靜一怔，疑惑地問：「那種事？」 
毛琮諼驚覺自己說溜了嘴，不由得倒抽一口氣。 
那事因為是發生在玿寧的莊子，公爹又給了一筆錢補償劉管事，所以沒在城裡傳

開。 
雖說外頭對於傅時雨被逐出家門的原因有著各種臆測，但娘一個單純的婦道人家

是不會聽到些什麼的。 
「他本來就不是個省心的。」她話鋒一轉，「這回肯定是犯了什麼，惹惱了公爹。」 
「時雨也是可憐，自小沒了娘，家裡寵著他也是合理……」 
「我也自小沒了爹呀。」毛琮諼反駁。 
「瞧妳這孩子。」周靜秀眉一擰，輕啐一聲，「妳該不是在家裡也跟時雨這麼說

一頂三的吧？」 
毛琮諼笑笑不作回應，他們一天都說不到三句話呢！ 
此時，一旁在剝著花生米吃的毛琮訢忍不住插話，「姊姊跟姊夫到現在都沒懷上

孩子，該不是因為妳不懂得討他歡心吧？」 
毛琮諼瞪著他，「毛琮訢，信不信我把花生殼塞你嘴裡？」 
毛琮訢趕緊摀住自己的嘴巴，向娘親討救兵，「娘，您瞧姊姊那嚇人的樣子，我

可是為她好欸！」 
「誰讓你胡說八道，不過……」周靜也瞪了他一眼，神情隨即轉為疑慮，「都一

年了，妳的肚皮為何毫無動靜？」 
毛琮諼下意識用手覆著自己的肚子，皺了皺眉頭。她怎麼好說自己跟傅時雨至今

都未圓房呢？ 

Cr
esc
en
t



「明兒還要早起，我先回去歇著了。」她四兩撥千斤地帶過，旋身走了出去。 
 
一進家門，毛琮諼發現傅時雨已經回來了，而且就坐在廳裡，像是在候著她。 
桌上擱著一盒至味軒的糕餅，她看著他，一臉困惑的表情。 
「是至味軒的九格酥。回祖厝後的這幾日，岳母從來不曾給過我臉色看，還時不

時關心我餓不餓、渴不渴，這是我用來孝敬岳母大人的。」 
這話怎麼感覺是衝著她說的，意思是她這幾日都給他臉色看，對他不聞不問？ 
「我娘確實是個心軟的。」她淡淡地嘲諷，「就算是逮著偷米的耗子，都不忍心

把牠淹死。」 
「妳這是在損我，暗損我是耗子？」傅時雨微微瞪大眼。 
「你多心了。」她淡淡地落下一句，轉身便要回自己的小房間裡。 
「毛琮諼。」他喚住她。 
她一頓，停下了腳步，轉頭看著他。 
「我們要不要……聊聊？」 
「我們能聊什麼？」她本能地提出疑問，她是真不知道，別說是交心，他們之間

連交集都沒有。 
他微微蹙起濃眉，一臉自討沒趣的表情，「妳真冷淡，我們好歹是夫妻……」 
「傅時雨，咱們就開門見山吧！」毛琮諼臉上沒有太多情緒。 
迎上她那澄淨且堅毅的黑眸，傅時雨不禁心頭一震。 
她個兒嬌小，身形纖細，在傅府時總是安靜到讓人感覺不到她的存在。可在此際，

明明言語神情都相當冷淡的她，卻像是一團火球般教人無法忽視。 
他發現自己對她從來就不了解，今兒他還跟姜海豐說她是清秀佳人，但事實上他

從來沒認真看過她的臉。 
她那巴掌大的小臉上有著兩道秀氣卻堅毅的眉，一雙又圓又亮的眼睛，左臉頰靠

近眼睛的地方有一顆小小的痣，嘴唇小巧卻豐潤，雖不是什麼國色天香的美人，

但確實是秀麗清妍。 
「這門親事你不情，我不願，是吧？」 
傅時雨挑眉，這是成親後他們說最多話的一次，也是她第一次坦承她的不願。 
她說話的語氣跟態度應該讓他感到不悅的，但不知為何，他竟沒有感覺到被冒犯，

反倒有種無以名狀的快意。 
「這一年來，我們各自安好也相安無事。」她直視著他，眸光沉靜而堅定，「我

們就像過去一樣，行不行？」 
「這是妳要的？」他神情一滯，認真地問。 
「沒什麼不好。」 
傅時雨沉默須臾，然後微微頷首。「行，妳說了算。」 
毛琮諼深深地看了他一眼，轉身走進房裡，關上門，她背靠著門板，突然感覺到

一陣胸悶。 
他犯了那種不光彩的事，她本可以要求和離，不再與他做一對連貌合神離都搆不

Cr
esc
en
t



著邊的夫妻，可那晚公爹將她喚至書齋，低聲下氣、腆著老臉求她陪在他身邊。 
天下父母心呀！即便是氣極恨極要將他逐出家門，終究還是不放心他孤身一人。 
她跟傅時雨是沒什麼夫妻情分，可公爹待她慈愛，時時噓寒問暖，教她難以拒絕

他的請求。 
說來她如今能住在娘家旁邊，天天見著娘親，與娘親一起忙活已經夠讓人欣慰，

至於她跟傅時雨日後會是什麼樣的結果，便順其自然吧！ 
 
 
毛琮諼跟周靜用過簡單的清粥後，母女二人便出發前往銀泉山採摘當令的野菜。 
最近午後常有雷陣雨，而雨後的銀泉山便會長出獨有的苔菜及蕈菇，因為口感佳

又罕有，能在酒樓茶肆裡賣到不錯的價錢。 
銀泉山不高，但因地勢的關係常有雲霧繚繞，卻也常有人不小心在山上迷蹤，幸

而雲霧散開便能尋著路，倒也沒聽說有誰在山上出過意外。 
毛琮諼從小就跟著娘親在銀泉山上走動，熟門熟路，所以儘管上山採摘野菜的人

不算少，她們總能在別人無法前往的幽徑曲路上尋到更多的野菜。 
看著滿滿兩筐的野菜，毛琮諼滿意地停下腳步，擦了擦汗，轉頭看周靜彎著腰還

認真尋覓著，她心中有些不捨。「娘，可以了。」 
周靜一邊搥打著腰，一邊緩緩地直起身子，轉頭笑視著她，「前面可能還有，時

間還早，再一會兒吧。」 
「別忙了。」毛琮諼上前輕輕地拉住她，拿出水壺遞過去，「擦擦汗，喝口水吧！」 
周靜點點頭，接過水壺喝了幾口水。 
母女倆往下俯視著，只見眼前一大片野生茶樹長得茂盛且青翠。 
「這片野茶長得真好。」毛琮諼感嘆。 
周靜擦了擦滿頭滿臉的汗，「天生天養，老天爺是最好的農夫。」 
「可不是嗎？咱們現在採來賣錢的都是老天爺種的。」她看著遠處登山道上三三

兩兩的遊人，「娘，從前銀泉山有這麼多踏青的人嗎？」 
「那些人不是來踏青的。」周靜解釋道：「幾個月前有位法號憨蓮的雲遊僧來到

銀泉山搭了座茅廬禪修，恰巧幾位城裡的墨客相約上山遊憩偶遇了這位大師，之

後大師博究經律的消息傳開，上山談經聞法的人便越來越多了。」 
「原來如此。」 
「銀泉山道陡峭，這樣直上直下也夠折騰人的，前陣子聽王老爺子說還有人跑到

他家敲門要水喝呢！」 
聽完娘親的話，毛琮諼若有所思。 
銀泉山上沒有住戶，山腳下就他們這個以農務維生的舊聚落，隨著老者的凋零，

如今只剩下二十幾戶人家。 
因為所有人家都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附近也沒有飯肆或茶棧，這些騷人墨客、

地方賢達平時都是養尊處優，跑一趟下來肯定又餓又渴又累…… 
突然，一個賺錢的靈感鑽進她腦子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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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她眼睛一亮。 
周靜愣了一下。「怎……怎麼了？」 
毛琮諼難掩臉上的歡喜及激動，咧嘴一笑，「我想到一門賺錢的生意了。」 
「咦？」周靜眨了眨眼睛。 
 
 
北山巷裡，傅時雨正與府東鏢局的鏢師張雁把酒言歡。 
張雁曾經在京城當差，厭倦了衙門裡那些勾心鬥角的汙糟事，毅然決然離開是非

之地，來到富庶豐饒卻又民風淳樸的壽安府，並進了府東鏢局做事。 
張雁給他倒了杯酒，說道：「我這兒沒什麼像樣的酒，你委屈著點。」 
「說的什麼話呢？」傅時雨舉杯相敬，「酒好不好，那得看是跟誰喝。」 
「也是，那我先乾為敬。」張雁豪爽一笑，一飲而盡。 
傅時雨微笑著，隨即也仰頭飲盡杯中物。 
張雁直勾勾看著他，似乎有什麼話想說，卻又有所顧慮。 
他瞥了張雁一眼，淡淡一笑，「你聽說了吧？」 
張雁頷首，「是真的？」 
「你指的是哪一件事？」 
「我知道你不是那種人。」張雁目光透著堅定的信任，「如雪也不信。」 
「既然不信是真，就沒什麼好問的了。」傅時雨給自己倒了一杯酒，「我今天真

的是來找你說話的。」 
「怎麼你一副沒事人的樣子？」張雁一臉擔憂，「你爹只是一時惱怒，不是真的

要將你永遠逐出家門吧？」 
傅時雨沉吟，「這我不確定。」 
張雁頓時激動起來，「那你還如此悠哉？」 
傅時雨氣定神閒地一笑，「你別看我像個沒事人，我可也是想破了頭要給自己找

一條出路。」 
看他似乎有幾分認真，張雁正色道：「你是說真的？」 
「當然，我爹這回可是吃了秤砣鐵了心，他一輩子循規蹈矩，端正剛直，怎容得

了清譽受損？」 
「可那事不是真的啊！」張雁急切地道。 
傅時雨知道他要說什麼，話鋒一轉打斷了他，「先不別那個了，快給我出出主意，

想想我能做些什麼。」 
張雁神情凝肅，他知道傅時雨什麼都不會說，就算有人拿刀架在他脖子上，他都

不會吐出半個字。 
他認識傅時雨五年了，當年傅時雨能對只有一面之緣的他伸出援手，可以說沒有

傅時雨，就沒有今天的張雁。 
張雁深吸一口氣，「我也不知道能怎麼辦，倒是你心裡可有什麼主意？」 
「不管要做什麼，都是需要本錢的是吧？」傅時雨嘆了一口氣，「可惜姑母偷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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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給我的五十兩已經沒了。」 
聽到五十兩輕易說沒就沒了，張雁驚疑不定，「我知道你從前花錢大手大腳，可

都已經被逐出家門，你卻一下子就花光五十兩？」 
「你就別問我把錢花到哪兒去了，快替我出主意。」傅時雨完全不想交代那五十

兩的去處。 
「我一介武夫，哪裡懂什麼買賣？」張雁輕啐一記，一臉愛莫能助，「你讓我幫

你殺人還容易些。」 
傅時雨嘖了一聲，「我才不會讓你幫我殺人。」 
提及殺人之事，張雁突然臉色一沉，「若是我還在京城當差，恐怕真要昧著良心

奪人之命了……」 
「怎麼突然如此感慨？」他疑惑地看著張雁，「發生什麼事了？」 
張雁聳了聳肩，「這事告訴你也無妨，當年先帝感念威遠侯鼎力相助，成其帝業，

娶了威遠侯的兩位千金為后，地位無分高低。十年前西宮娘娘因為小皇子的哮喘

日益嚴重而南遷，從此再沒回京，據說西宮娘娘帶著小皇子遠離京城是為了避免

日後兩位皇子因帝位之爭兄弟鬩牆，與小皇子的哮喘無關。」 
「西宮娘娘用心良苦，畢竟當年便是因奪嫡而導致先帝與幾位兄弟相殺。東西二

宮本是親姊妹，必然不樂見當年慘事再發生。」傅時雨感嘆。 
「沒錯。」張雁點點頭，神情依舊凝重，「三年前病逝的西宮娘娘深肖其父威遠

侯，性情淡泊不爭，威遠侯告老離京後亦無人知其蹤。」 
傅時雨濃眉一蹙，「為何你突然提及此事？」 
「前幾日我在路上遇見當年同在京城的舊識，這才知道兩年前登基的寧康帝自年

後便不再上朝，對外說是微服出巡，事實上是病了。」張雁不自覺地壓低聲音，

「因為有擁護西宮娘娘所出之子繼承大統的聲音傳出，如今朝中暗潮洶湧，還有

幾位大臣遭到罷黜，更駭人的是為了杜絕後患，寧康帝早已派人南下搜索。」 
張雁頓了頓，更加謹慎地道：「聽說西宮娘娘所在的宅院已人去樓空，皇子也不

知所蹤，怕是凶多吉少了。」 
傅時雨深吸了一口氣，神情肅然地直視著張雁，「張雁，你可別捲進去。」 
「你放心，如今我可是有家室的人。」張雁點頭。 
「那就好。」傅時雨鬆了口氣。 
他話才說完，張雁的妻子秦如雪跟三歲的兒子張齊回來了。 
「咦？幾時來的？」秦如雪驚喜地道。 
「剛來不久。」傅時雨唇角一勾，「唉呀，齊兒又長高了呢！」 
秦如雪讓張齊叫人，然後看了看桌上，「喝酒怎能沒有下酒菜呢？」 
傅時雨一把勾住張雁的脖子，語氣親暱，「這妳要問我們雁兄了。」 
看著他們哥兒倆如此「恩愛」，秦如雪忍俊不禁。「等我，我去廚房給你們弄幾道

小炒吧！」 
「有勞嫂夫人了。」傅時雨作揖道謝，然後跟張雁使了個眼色，隨即換了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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